
未完的回忆录 
－我的父亲,一位老革命家的手迹 

朱廷文,1929~1993 

 
大学毕业后，父亲曾几次叫我给他写回忆录。可是，一直到父亲突然去世，我们从名古屋急急忙忙赶

回去时，想给父亲写都来不及了。这是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的, 连妈妈都不知道。 
当老人们走了，晚辈们才后悔没能更多的为他们作些什么。我当然也不例外。我后悔的是，要是早点

儿工作，少读点那些没用的书，攒点儿钱，接父亲到日本来看看，就好了。当然这个后悔不能再来，于是

我就把不愿意来日本的妈妈接来日本好几次了。 
我 75 年上大学，是因为我下乡在农村干的好。我在农村入了党，当了三年小学民办教师，搞了一个

小剧团，到邻近的村子演出，喝酒，交朋友；还搞了一个篮球队，打到了地区比赛；在当地没有人不知道

我，没有小孩儿不知道我的名字，没有人办酒席不请我去喝一杯；我养了一条大狗，30 只鸡，我会种田，

会种菜，还会酿酒。我中学的好朋友几乎都来我这儿玩儿过，打球，喝酒。想过去当兵，确实没有好好儿

想过上大学。因为那时叫工农兵学员，上完大学后再回农村，干吗呢。可是，当以英文推荐我，拿到通知

书一看却是厦门大学日语专业时，我还真傻了。学什么不好，为什么要学什么八嘎呀路，米西米西那么难

听、丑恶的日本话呢？虽然当年我们零陵地区只有 3 名大学生名额，我毫不犹豫的就把通知书扔了，准备

回农村去了。我父亲说了一句话。不学怎么知道日本不好呢？日本人也有好人。??? 老革命的父亲要我去

学他们以前打过的鬼子话?想了一个月，晚了一个月才到学校报名。 
为了弄明白父亲的这一句话，在大学苦学了 3 年，又上了 2 年研究生，最后下决心放弃国内舒适的大

学教师生活，到日本留学。 
再等一年，我就在日本的大学就职了，就可以请父亲来日本找找看他 13 岁~14 岁在旧满洲国只读了 2

年小学，就参加了八路打日本鬼子，却一直掂念着的一位教过他们的日本老师；可是父亲却突然走了，走

了。 
父亲的字虽然潦草，但我看起来觉得很好看，所以就把原文影印了下来。我也没有期望很多人来看，

因为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点儿后悔，一点儿遗憾的自我安慰罢了。 
我不信佛教，不信任何宗教。但我在名古屋的家中安置了一个佛坛，只要在名古屋，每个星期天都给

父亲烧一柱香。我儿子没有见过他爷爷，可我儿子从北京回名古屋度假时，也给他爷爷烧一柱香，还跟他

爷爷聊一会儿。就我儿子懂他爸爸，虽然今年还是小学三年级(2005 年小满)。 



 
 
 



 
 
 
  
 



 
 
 
 



 
 
 
 
 



 
 
 
 



 

 
 
 



 
 
 



 
 
 
 



 
 
 
 



 


